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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关于媒体发挥建设性批评作用的
思想探析*

尹韵公

[摘　要]邓小平在1980年提出党报党刊等媒体应发挥“建设性批评”作用的重大判断，富有科学性、现实性

和指导性，具有丰富深刻的内涵，主要包括守护健康的社会表达空间、充分认识建设性批评的内在必然性。

当前，信息传播技术的颠覆性变革给人类社会的舆论面貌带来了彻头彻尾的巨大变化，社会更需要建设性

批评的积极声音。由此，理应更加重视邓小平关于媒体发挥建设性批评作用的学理含量和思想意蕴，而不

是对西方“建设性新闻”大声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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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 1月 16日，邓小平在中央召开的

高级领导干部会议上发表题为《目前的形势

和任务》的著名讲话。邓小平最重要的新闻

思想——“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

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正出自这篇改革开放

初期纲领性文献。实际上，邓小平还提出了党

报党刊等媒体发挥“建设性批评”的重要认识：

“党报党刊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对

党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党员当然有权利进

行批评，但是这种批评应该是建设性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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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提出积极的改进意见。现在不是讲什么

这样那样的问题可以讨论吗？可以讨论，但

是，在什么范围讨论，用什么形式讨论，要合

乎党的原则，遵守党的决定。否则，如果人人

自行其是，不在行动上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

和决定，党就要溃散，就不可能统一，不可能

有战斗力。”[1](p.272)

多少有些遗憾的是，对于这一思想，我们

一直重视不够、研究不多、阐释不足。面对当

下舆论生态的深刻变化和舆论格局的深刻变

迁，重温邓小平关于媒体发挥建设性批评作用

的思想，可让我们更加认识到其科学性、现实

性和指导性。

一、邓小平关于媒体发挥建设性

批评作用的提出背景

任何思想、概念的提出都有现实土壤和环

境条件。

1978年 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是我们党历史上一个伟大转折点，也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一个重大关键点：拉开

了我国改革开放序幕，构成邓小平理论形成和

发展的实际起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最

重大成果，就是党的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即

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开启了全面改革、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

变。为配合保证党的中心工作顺利转移，我们

党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有着特殊含

义：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实事求是，只有实事求

是才能解放思想，二者有机统一，既不能因强

调解放思想而脱离实事求是，也不能因突出实

事求是而任意解放思想。解放思想是为了冲

破改革开放前一些旧观念、旧思想的理论藩篱

和思想牢笼，打碎一些旧标准、旧尺度的评价

枷锁和判断局限，释放一些过去积累、积压的

不满情绪洪流，从而活跃广大人民群众的思

想，达到“拨乱反正”的目的。应该说，这条路

线、这个思想、这个目的都是正确的，因为只有

这样，才能将工作重点顺利地转移到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上来。

当时，广大人民群众心情舒畅，欢欣鼓舞，

思想之活跃、言论之生动、局面之活泼，达到新

中国成立以来罕见程度。然而，同时不能不看

到，一些错误思想沉渣泛起，公开出现如反对

宪法原则的所谓“自由言论”。一些党员在揭

露、纠正错误时，思想也发生动摇，不但不承认

存在这股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

度的思潮，甚至给予某种程度的支持。 [2](p.649)

政治智慧超群的邓小平敏锐注意到这一反常

现象，严厉指出：“这些事件诚然是极少数，并

且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抵制，但是值得严重注

意。第一，这些人一般都打着所谓民主的幌

子，很容易淆惑视听。第二，这些利用林彪、

‘四人帮’时期遗留下来的一些社会问题，很容

易蒙蔽一部分目前有困难而政府一时还不能

完全予以解决的群众。第三，这些人开始结成

各种秘密的或者半公开的组织，一面在全国范

围内互相串联，一面同台湾以及国外的政治力

量相勾结。第四，这些人中还有一部分同社会

上的一些流氓组织以及‘四人帮’的一些党羽

相勾结，以扩大他们的破坏活动的范围。第

五，这些人力图利用我们某些同志的这样或那

样的不慎重的言论，作为他们的借口或护身

符。以上情况说明，同这些人的斗争不是很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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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的，短时间就可以解决的问题。”[1](pp.174-175)

1980年2月6日，邓小平发表《目前形势和

任务》讲话几天之后，胡乔木在新闻学会成立

大会上发表呼应邓小平讲话精神的讲话。他

说：“这三年工作，当然还不足以使社会上所

有的人，都打消由于过去十年我们所经历的

曲折而引起的怀疑、失望和不满。要把社会

上各种各样的人，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对于

社会主义事业发生的不信任、怀疑、失望、不

难都打消，这是不容易的，还需要更长的时

间，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毫无疑问，这样的

一天一定会到来。”胡乔木还强调：“如果不努

力从思想上解决安定团结的问题，以致某些妨

碍安定团结的因素还成为社会上一种重要问

题，那么，我们就会遇到困难，我们的工作就不

可能很顺利。”[3](pp.320、319)

许多党内高级干部也关注到邓小平、胡乔

木已关注到的现象。例如，时任解放军政治学

院院长的萧克回忆道：“1979年2、3月份，社会

上出现了一些错误思潮。这些思潮也反映到

学院来，但大多属于思想认识问题。如有些人

对地富摘帽、改正错划右派、退赔‘文革’中没

收资本家的财物等政策不大理解，担心变右

了；有些人把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同解放思

想和实事求是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对立起来，

从而对三中全会以来的形势到底好不好，三中

全会的方针政策对还是不对，解放思想应该不

应该等，产生了疑虑。”[4](p.536)

从邓小平、胡乔木的论述和萧克的回忆

中可以看到：一方面，广大人民群众由衷拥

护、热烈支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

针。人们已经欣喜地看到，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事业正在逐渐摆脱困境，呈现出蓬勃发

展的生机活力。另一方面，由于改革开放也

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必然会触动各方利益，由

此引发各种议论、看法和情绪。这些议论、看

法和情绪既有正常的，也有不正常、非法甚至

反动的。对于后一方面，倘若任其自由泛滥而

不加以遏制，必然会破坏正在形成的生动活泼

的政治局面，给党和国家事业的健康发展造成

严重负面影响。

以上就是“建设性批评”重要思想提出的

基本背景。

二、邓小平关于媒体发挥建设性

批评作用的学理含量和思想意蕴

邓小平关于媒体发挥建设性批评作用的

认识具有丰富深刻的内涵，笔者认为主要包括

以下两点。

第一，守护健康的社会表达空间。面临大

转折、大变动，任何国家的社会舆论场必然到

处是此起彼伏的嘈杂声音甚至是山呼海啸的

冲霄呐喊。古代如此，现代亦如此；外国如此，

中国亦如此。邓小平知道，当中国这艘巨轮调

整航线，驶入新的航道，必定会引起七嘴八舌、

东长西短的议论。他说：“人民群众提出的意

见，当然有对的，也有不对的，要进行分析。党

的领导就是要善于集中人民群众的正确意见，

对不正确的意见给以适当解释。”[1](p.145)这里所

说“对的”意见和“正确意见”指的正是“建设性

批评”。“发牢骚、泄情绪、逞偏激、冒过分”属人

之常情，对此，应设立能够接受和容纳正确意

见、正确批评的健康大空间，使建设性批评意

见能够在适宜环境中存活和成长。毫无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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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或社会具有的建设性批评空间是其

生机和活力的表现。并且，建设性批评空间更

是文明国家和文明社会的标配。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的人民政府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

本利益，因此，配备一个反映人民利益呼声和

诉求的建设性批评空间理所应当。我国自 20
世纪 50年代初期创立的，不断完善直至今、已

相当成熟的人民群众信访工作机制，正为建设

性批评空间提供了坚实的法规权力保障。

第二，充分认识建设性批评的内在必然

性。一个健康的社会能够容纳批评意见、允许

批评意见存在。有批评，就说明社会存在一些

问题，这完全正常，但应清醒意识到，建设性批

评与非建设性批评有很大区别甚至根本不同。

笔者认为，要发展完善并做好建设性批评，应

做到以下三点：

一是营造良好的建设性批评氛围。唯物

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统一体，事物

的存在是由矛盾双方共同决定的，一方存失决

定另一方存失。由此观之，没有建设性批评，

就没有非建设性批评，反之亦然。因此，要确

保建设性批评存在，就要具备辩证法思维的包

容胸怀，畅通各种批评意见的表达渠道。邓小

平关于畅通群众表达渠道的观点是长期的、一

贯的，他多次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阐述过。

例如，除之前已经引用过的讲话之外，邓小平

于1957年就说：“群众有气要出，我们的办法就

是使群众有出气的地方，有说话的地方，有申

诉的地方。群众的意见，不外是几种情况。有

合理的，合理的就接受，就去做，不做不对，不

做就是官僚主义。有一部分基本合理，合理的

部分就做，办不到的要解释。有一部分是不合

理的，要去做工作，进行说服。总之，要让群众

能经常表达自己的意见，在人民代表大会上，

政协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上，学生代表大会

上，或者在各种场合，使他们有意见就能提，有

气就能出。”[5](p.273)

二是要坚持“三不主义”大度方针。邓小

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发表题为《解放思

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

大声疾呼：“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要重申

‘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

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

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宪法和

党章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党委委员的

权利，必须坚持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1](p.144)

在 1979年 6月 15日召开的全国政协五届二次

会议上，邓小平再次强调：“我们要广开言路，

广开才路，坚持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

的‘三不主义’，让各方面的意见、要求、批评和

建议充分反映出来，以利于政府集中正确的意

见，及时发现和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把我

们的各项事业推向前进。”[1](p.187)邓小平反复强

调“三不主义”，就是要鼓励和支持广大群众和

党员干部敞开心扉、敢于说话；只要不违反四

项基本原则，都可以说。

三是要确立建设性批评的基本要素。批

评当然允许，但滥用批评绝不允许，绝不能让

批评表达成为胡说、乱说、瞎说的借口。建设

性批评突出的是“建设性”，不是一般性，也不

是非建设性，更不是破坏性和毁害性。具体言

之，建设性批评应包含四个基本要素：

其一，必须具有为着改进工作、有利于今

后工作的价值取向。正如邓小平所说，“建设

性的批评，应该提出积极的改进意见”。为改

进工作、推动工作，建设性批评应该而且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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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善意、认真的、负责任和积极的，而不是恶

意、率性、不负责任和消极的。只要批评改

进意见是建设性的，肯定会受到人民群众热

烈欢迎，反之则为人民群众所不齿。提出积

极的改进工作意见，是建设性批评的底线和

初心。

其二，必须坚持利党利国利民的政治立

场。对此，邓小平说：党员当然有权利批评党

在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但是，批评“要合乎党

的原则，遵守党的决定”。[1](p.272)凡事都要有利

于党、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利益，这是任何

建设性批评的起码立场和政治坚守，而党性原

则则是建设性批评的根本和灵魂。

保持改革开放初期安定团结，是一个重

大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邓小平

强调：“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

结的思想上的中心。”[1](p.255)邓小平认为，安定

团结出现的问题，既有来自改革方面的因

素，也有来自开放方面的因素。他准确预料

到：“由于近年国际交往增多，受到外国资产

阶级腐朽思想作风、生活方式影响而产生的

崇洋媚外的现象，现在已经出现，今后还会

增多。这是必须认真解决的一个重大问

题。”[1](pp.336-337)为此，邓小平主张展开积极的

思想斗争与理论批评。他说：“属于文化领

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

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

西方如今仍然有不少正直进步的学者、专

家、艺术家在进行各种严肃的有价值的著作

和创作，他们的作品我们当然要着重介绍。

但是，现在有些同志对于西方各种哲学的、

经济学的、社会政治的和文学艺术的思潮，

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而是一窝蜂地盲目

推崇。对于西方国家也认为低级庸俗或有

害的书籍、电影、音乐、舞蹈以及录像、录音，

这几年也输入不少。这种用西方资产阶级

没落文化腐蚀青年的状况，再也不能容忍

了。”[6](p.44)对西方思潮批评和批判是严厉严

肃的，但具有积极意义，因为这有利于国家

事业进步和人民明辨是非。开展积极的建

设性批评，敢于斗争的精神不能缺席。针对

一些持有正确观点的批评者被“围攻”、被

指责为“打幌子”，邓小平愤慨而强硬地指

出：“一定要彻底扭转这种不正常的局面，

使马克思主义的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宣

传，特别是在一切重大理论性、原则性问题

上的正确观点，在思想界真正发挥主导作

用。……思想战线的共产党员，特别是这方

面担负领导责任的和有影响的共产党员，必

须站在斗争的前列。”[6](p.46)邓小平这一论述

具有极强穿透力，至今仍能感受到其蕴含的

巨大能量。

其三，必须弘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

统。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是我们党的建设

的法宝，也是我们党战胜敌人、克服困难、不断

夺取胜利的锐利武器。建设性批评无疑属于

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范畴。一旦得到作为特别

元素的建设性批评加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

良作风的能量就会更加强大，正如炼钢时加入

特殊原子会使普通生铁变成高级钢材一样。

一旦加入建设性批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内容

生产会变得更加活泼，其严谨面貌会变得更加

清新，其作风主题会变得更加鲜明，其实践主

线会变得更加亮丽。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主客

双方都应向建设性重心积极靠拢，以便推进形

成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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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必须把握好建设性批评的方法和

分寸。邓小平指出：“批评的武器一定不能

丢。”同时强调：“批评的方法要讲究，分寸要

适当。”[1](p.390)党报党刊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的重要载体和手段，因此，即便是善意充分的

建设性批评意见，也要注意在什么范围内讨

论，用什么手段讨论，否则不可能达到理想的

批评效果。态度要循循善诱，不要以势压人；

面孔要和蔼可爱，不要强词夺理。不要把个

别现象当做普遍现象，不要把局部东西夸大

为整体行为；只有实事求是地反映问题、提出

问题，才能真正实际地解决问题，扫清前进道

路上的障碍。对此，邓小平说：“党只有紧紧

地依靠群众，密切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

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

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

务。”[1](pp.336-342)讲究和把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

法和分寸，说到底是为顺利达成建设性批评的

效能和目标。

三、邓小平关于媒体发挥建设性

批评作用的重大意义

进入 20世纪 90年代，电视的家庭覆盖率

大幅上升，整个社会进入大众传播媒介时代，

电视力压报纸成为第一强媒体。电视的强力

介入，使媒介生态发生重大变化；媒介生态的

重大变化，又推动传播理论、传播路径、传播

观念、传播方式等发生相应的重大变化。诞

生于纸媒时期的建设性批评理念，为适应大

众传媒时代的新生态新变化，衍生出一些新

“变种”，如“正面宣传为主”“舆论监督”“舆

论引导祸福论和利误论”“正能量宣传”“团结

稳定鼓劲”等。虽文字不一，但这些提法的核

心意义同建设性批评相同，内涵意蕴上也非

常接近。

进入互联网时代，舆论生态更加复杂，舆

论场景更加斑驳，舆论格局由此发生深刻变

化。除上述提法外，又出现了一些新提法，如

“舆论引导人心论”和“共识论”等。在《二〇

二三年新年贺词》中，习近平说：“中国这么

大，不同人会有不同诉求，对同一事也会有不

同看法，这很正常，要通过沟通协商凝聚共

识。14亿多中国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

使，同舟共济、众志成城，就没有干不成的事、

迈不过的坎。”[7]细读、细思、细想习近平这番

实在、中肯、暖心的话语，便会发现，它简直就

是建设性批评在今日的翻新版。建设性批评

不正是为了最终达成共识吗？这说明，邓小

平与习近平在这个问题上真是“心有灵犀一

点通”。

信息传播技术的颠覆性变革给人类社会

的舆论面貌带来彻头彻尾的巨大变化。在中

国，声音表达和信息传播变得空前繁荣、兴旺

发达，传播手段和传播技术变得空前复杂、迷

乱高超。这可喜而壮观的众声喧哗场面，也

搅动了从未有过的鱼目混珠、瓦釜雷鸣。杂

音、噪音和不谐之声、损人之语、害人之论等，

都呼唤建设性批评“重返江湖”。一个健康的

社会需要多种声音，但我们更需要建设性批

评的积极声音。我们对建设性批评的需要从

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迫切，对建设性批评的认

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对建设性批评

的发展前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乐观。对

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一个基础扎实、议

程有序、环境健康、氛围和谐的建设性批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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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体系，必将对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团

结产生能量最大、效能最优的动力和助力。

还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近年来，有人从

西方理论文库搬来“建设性新闻”这一“新玩意

儿”并奉为圭臬。笔者认为，对任何一种西

方理论，我们都应抱着正常的学习态度，但

不可顶礼膜拜；可以借鉴，但不可照抄照搬。

这种理论究竟对我们有没有思想指导和实

践指引作用？如果有，我们当然应当学、必

须学；如果没有，我们学它有何用？并非任

何理论都是好东西。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训

难道还少吗？初闻“建设性新闻”，着实吃了

一惊，因为西方新闻理论的基本点，通俗来

说，就是“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

闻”，追求新奇、惊奇、好奇，是西方新闻界的

最大特点。现在突然抛出“建设性新闻”这

一概念，莫非他们要发生新闻转向了？后来

看了一些学者的文章，才知道，这只不过是

西方个别学者的反思，并未在西方新闻界形

成气候。

问题在于，邓小平在40年前提出的建设性

批评是不是、算不算“建设性新闻”？为何对建

设性批评思想长期视而不见、置若罔闻、熟视

无睹，却对冒出不久的西方“建设性新闻”大声

叫好，又是开研讨会，又是出版专题书籍？同

样一件“商品”，自己早已产出且“质高价优”，

“市场反响”也不错，为何要用外国刚刚生产且

“市场反响”很一般的呢。对自己的东西放置

角落，对别国的同类东西却多加追捧，这难道

不是咄咄怪事吗？

幸喜我国新闻学界和业界有不少明白

人。笔者多次耳闻一些学者对“建设性新

闻”发出反对声音，业界一些记者对之嗤之

以鼻，甚觉幼稚可笑。曾任中华全国新闻工

作者协会党组书记、新华社资深记者胡孝汉

说：“对中国来说，建设性新闻的报道理念从

来都是我们所倡导的，以正面宣传为主、激

人奋进、催人向上也一直是我国新闻媒体的

重要报道方针。”①这就是说，不是我们应该

向西方学习“建设性新闻”，而是西方应该向

我们学习开展新闻工作的基本理念；不是我

们应当把自己的新闻理念纳入西方的“建设

性新闻”范畴，而是西方应当认真学习中国

新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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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styles. While reading numerous books and traveling nationwide, he used the four treasures of the study room to compose poetic 
masterpieces that have been handed dow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His works cast a peak of poetic culture, and his style of poetry and 
literature opened a new era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ulture. (Hu Wei-xiong)
On the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Deng Xiao-ping’’s Thought on Party Construction：： After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Elev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Deng Xiao-ping brought into being Deng Xiao-ping’s thought on party construction through in-depth thinking around 
related major issues for the new era and offering creative answers. Deng Xiao-ping’s thought on party construction adheres to strengthening the 
CPC’s leadership as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party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period, building a Marxist ruling party as the distinctive 
orientation of party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period, applying strict party governance as the fundamental policy of party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period, and enhancing and improving party construction in all aspects by focusing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arty’s basic line. The thought i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inspiration and reference for the in-depth promotion of party construction and the Party’s self-revolution in the new era, as 
it enriches and develops the Marxist theory of party construction and points out the direction for launching the great new project of party 
construction. (Ding Jun-ping)
Exploring Deng Xiao-ping’’s Thought on the Role of the Media in Constructive Criticism：：The statement by Deng Xiao-ping in 1980 that 
Party newspapers, Party periodicals and other media should play the role of “constructive criticism” boasts its scientific, realistic and instructive 
nature. With rich and profound connotations, Deng’s proposal includes guarding the space for healthy social expression and fully recognizing the 
inherent necessity of constructive criticism. At present, the subversive changes in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have brought about a 
complete change of all aspects in the public opinion of human society, which makes it even more necessary for the society to have the positive 
voices of constructive criticism. Therefore,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theoretical and ide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Deng Xiao-ping’s 
statement on the role of the media in constructive criticism, rather than to the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in the West. (Yin Yun-gong)
On Marxist Cultural Leadership and Capitalist Ideological Control: The Misconceptions of ““Western Marxism”” and Its Harms：：Since 
the 1970s, with the help of Gramsci’s text, many “Western Marxist” thinkers have widely discussed the issue of cultural leadership and 
capitalist ideological control. This proposition was actually put forward by Leni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In Lenin’s case, the 
issues of spontaneity, leadership, and vanguard constituted a complete theoretical framework which theoretically demonstrated the historical end 
that democratic socialism represented by Bernstein must be internalized in the capitalist system. Gramsci generally adhered to the Leninist 
political strategy, stressing that the success of the European revolutions would require more emphasis than in the Russian October Revolution 
on protracted positional warfare and on the role of the proletarian’s class will and political organization, owing to the “solid defenses” of 
Western civil society. However, “Western Marxism” in general deals with Gramsci’s texts in accordance to Bernstein’s theoretical framework 
rather than Marxism-Leninism. The school extends the Bernsteinian reformism that shuns class issues from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to civil 
society, women’s rights, race, sexual minorities,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un Duo)
Marx’’s Double Critique of Modern Industry and Science and Its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Marx used two metaphors to launch a double 
critique of modern industry and science in his “Speech at the Fourth Anniversary Banquet of the People’s Paper”: taking the metaphor of “extremely 
dangerous revolutionaries” as a factual critique of modern industry and science, he pointed out that the antagonism between modern industry and 
science as a new social force and modern misery and dissolution is a distinctive feature of the capitalist era; using the metaphor of “shrewd spirit” to 
criticize the attitude towards modern industry and science, he clarified that only the proletarian can regulate modern industry and science by means 
of social revolution. Ideologically, Xi Jin-ping’s important discussion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new era is in the same vein with Marx’s dual 
critique of modern industry and science. With accurate positioning, conceptual innovation, and clear requirements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s 
remarks are theoretical innova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new era, and provide strong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uch kinds. (Li Le)
Abandoning Illusions and Looking into the Future: Sino-U.S. Relations in 1949 and China’’s Path to Modernization：：Seventy-five years ago, 
Mao Ze-dong released a series of articles such as “On the 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 “Abandon Illusions and Prepare for Struggle”, 

“Farewell, Leighton Stuart”, “Why to Discuss the White Paper?”, “Friendship or Aggression?”, “The Bankruptcy of Ideological Views on History”, 
analyzing the reasons why the new China had to make a break with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policy after World War II. In particular, the articles 
argued in depth from the political and military perspectives the reasons why the bourgeois republic would not be feasible in China, elaborated on the 
political choices of the social classes on the direction of China’s development, and exhorted the pro-U.S. faction and the intermediate forces, who 
could not see the truth, to abandon their illusions about the United States and get ready for the struggle for thoroughly achieving national 
independence and people’s liberation. Revisiting Mao Ze-dong’s analysis of the situation in 1949 i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inspiration and 
reference for currently understanding Sino-U.S. relations and China’s path to modernization. (Liang Yi)

（翻译：张剑锋　刘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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